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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位著名学者曾经

说过一句名言：“一个民族
的命运要看他们吃的是什

么和怎么吃。”世界卫生组
织对影响人类健康的众多
因素进行评估的结果表明，
遗传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居
首位，为 15%；膳食营养因
素对健康的作用仅次于遗
传因素，为 13%，远大于医

疗卫生条件因素的作用 (仅
为 8%)。由此不难看出，膳
食营养对人体健康是多么
重要。2002年我曾在医院看
见两名产妇生的胖孩子，出
生后发现全是先天性糖尿
病。我问这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怀孕的时候都吃了什么?
她们说自己一怀孕就成了
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什么
都猛吃，葡萄都是一斤一斤
地吃。饮食无度、营养过剩
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

现在相当多的家庭，动
物性食物超过了膳食构成
比例的 60%。长此以往，就
产生了“文明病”。什么叫
文明病呢?就是代谢功能障
碍造成的病症，又被称为

“五病综合征”。就是以肥
胖为核心，包括高血压、高
血脂、心脑血管病及糖尿
病。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宣
布，全世界因营养过剩死亡
人数首次超过因营养缺乏

死亡人数。
朝鲜战争时期，曾有人

对年龄在 20岁左右的美、
朝死亡士兵进行尸检，结果
惊讶地发现，两者的动脉硬
化程度竟有很大差别。究其
原因，就在于自幼年开始，
西方的膳食结构就在美国
兵体内埋下了 “定时炸

弹”，使其患心血管病和高
血压的隐患大大增加。所以
中老年时患病，并非完全由
于发病前一段时间饮食不
合理，而是年轻时就已埋下
了“祸根”。浙江大学肿瘤
研究所郑树教授领导的课

题组，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
南加州大学合作，对移民到
美国的中国人大肠癌的发
病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生
活在加州的华人患大肠癌、
直肠癌的发病率远高于浙
江人。将美国加州与浙江两

地人群进行对照，以一个病
人与三个健康人的比例，在
两地各选择了 1200人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移民
美国 20年的华人，由于长
期摄入高热量、高蛋白、高
脂肪的饮食，又缺少运动，

日积月累，使他们在健康上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患
大肠癌的危险性竟比浙江
居民高出3~5倍。已知83%
的大肠癌发病与环境因素
有关，而饮食因素是最主要
的环境因素，主要诱因就是

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低
膳食纤维的西方膳食结构

模式。
“文明病”是一组相互

联系、互为因果的代谢性疾
病，西方称之为“五病综合
征”。这是一组与营养摄入
过剩密切相关的“富裕型”
疾病，过去多发生于中老年

人，而现在发病年龄在不断
下降，这些疾病及其并发症
已成为当今威胁人类健康
的主要“杀手”。

大家都知道，我国传统

膳食以谷物为主，副食是新
鲜的天然食品，不作精细加
工，糖的食用量较少，茶为大
众化的饮料，烹调大多使用
素油。西方营养学家认为我
国传统膳食结构是防止肥胖
等富裕病发生的最佳膳食。

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
的发展，国人膳食结构发生
明显变化。我国食物中由脂
肪提供的热量由 1959年的
9%上升到 1992年的 27%，
接近了 30%的上限，超过全
国城市平均水平 (25%)，并

已高于日本(24%)。与此同
时，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
脏病已成为头三个死亡原

因，其中与饮食营养关系最
为密切的心脏病死亡率已
高于日本，这与战后日本的
变化极为相似。这一切都说
明：随着膳食结构“西化”，
“文明病”已登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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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霍加读完了

我所有的书，并且要我向他
复述了我所记得的一切。此
时，我再也不比他优秀了。
可是，他表现得就像自己早
就有比书本更自然、更深奥
的知识，他自己也认为书里
的知识大多不足取。六个月

之后，我们不再是一起念
书、一起进步的同伴。

当时，我仍抱有希望，
相信自己可以很快回国。此
外，对于那些兴趣不大的
“想法”，我认为与他争论
细节只会延缓回家的时间，

所以从未直接和霍加唱反
调。这一段时间，我们却得
知帕夏已被流放到了艾尔
祖鲁姆。人们都在说他卷进
了一个失败的阴谋。

等待帕夏结束流亡返回

的那几年里，我们曾在帕夏
的要求下，前往离伊斯坦布
尔不远的城镇盖布泽三个
月，替他关照一些事。此时，
盖布泽各清真寺不一致的礼
拜时间引发了霍加的新想
法：他要制造一个可精准显

示礼拜时间的时钟。就是在
这个时候，我教给了他什么
才是真正的桌子。当我把木

匠根据我指示的尺寸制造出
来的家具带回家时，一开始
霍加并不高兴。他把它比喻
成四只脚的棺材，说它不吉
利，后来却开始习惯这些桌

椅。他说这使他更好地进行
思考与书写。

帕夏回返之后，霍加要
用他的计划、用他加以发展
的宇宙志理论及新时钟去
影响帕夏，其宇宙志理论会
以模型的方式展现。我们两
人都在等待着。

那些日子里，他思考着

如何才能研发出一种较大
的齿轮机械结构，让时钟只
需一个月调整与校准一次，
而非一星期一次。也就在那
天，他自清真寺计时室的朋
友口中得知，帕夏已从艾尔
祖鲁姆回来了。

第二天上午霍加前往祝
贺。众多访客中，帕夏专门和
他聊了聊，对他的发明表示
感兴趣，甚至还问到了我。当
天晚上，霍加很晚才回来。

据他说帕夏又想起了
我，对霍加说了一句多年后

苏丹也说的话：“是他教你
这些玩意儿的吗?”这是他
刚开始惟一的反应。霍加的
回答让帕夏更惊讶：“谁?”
他问道，随即明白帕夏指的
是我。霍加告诉他，我是个
博览群书的笨蛋。当他向我

讲述这件事时，并没有想到
我，他所有心思仍在想着在
帕夏宅邸发生的事。之后，
他坚持说这一切都是自己
的发明，但帕夏并不相信。
帕夏似乎想找个人来怪罪，
而他的心却怎么也不想怪

罪他所非常钟爱的霍加。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
谈论星辰，反倒谈起了我。我

可以想见，霍加不太喜欢讨
论这个话题。后来帕夏对时
钟起了兴趣，要他打开钟，解
释嵌齿、机械结构与平衡锤
的作用。接着，他就像伸手探
一个令人害怕的黑暗蛇穴一
样，心惊胆颤地把一根手指

伸进这个嘎嘎作响的装置，
又迅速缩回。

帕夏建议霍加从事对
武器的研究。如果霍加把自
己对科学的热情转向这个
领域，那么帕夏就会支持
他。当然，对于我们期望的

捐助，他什么都没说。他只
是给了霍加一只装满银币
的钱包。我们在家里打开钱
包，清点了里面的钱：有十
七枚银币———真是一个奇
怪的数字！给了这只钱包
后，他说会说服年幼的苏丹

给霍加一个谒见的机会。他
解释说，小苏丹对 “这种
事”感兴趣。晚间开斋后，帕
夏将把我们———对，包括
我———引见给苏丹。

为了让一个九岁孩童理
解所讲的内容，霍加做好了

准备。傍晚时分，我们把仪器
装上了马车，出发前往皇宫。
苏丹是有着红润脸颊的可爱
孩子，身材与其小小的年龄
相仿。他操作着仪器，把它们
当作自己的玩具。之后，这孩
子开始问霍加问题，而霍加

则为这些问题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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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是一个六十岁左右
很有学者风度、和蔼可亲的

老人，他和他气质高贵的太
太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听
完我们的经历后，老牧师缓
缓地对我们说：“我在加拿
大居住了几十年，期间见到
许多和你们一样受过高等
教育并有一定的技术背景

的年轻人，一到加拿大都希
望马上能找到专业工作，不
幸的是其中只有很少的人
能做到这点，大多数的人一
开始都很难。但是一旦他们
回学校充一些电，毕业后专
业工作基本上都能找到。最

关键的是一开始不能急，要
好好规划。你既然已收到渥
太华大学要求 GRE分数的
来信，那就说明他们有意要
录取你，我建议你静下心来
复习考试。”说着笑眯眯地
看着我老公，然后继续道：

“渥太华大学是一所相当不
错的大学，你去继续学你的
专业会得心应手，还有可能
拿到奖学金，这对你未来成
功会有很大帮助。你交钱的
那个学院并不是正规大学，
上学很容易，拿文凭也很容

易，但出来后能不能找到工
作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牧师的一席话帮助我们
打消了投机取巧的念头，也
坚定了我们退学的愿望。

第二天，老公就打电话
给那个学院要求退学，接电
话的小姐先问为什么，待我

们说出理由后，又告知我们
她做不了主。问谁可以做
主，说只有校长。我们又要
求见校长，答曰：校长不在
多伦多，什么时候过来不知
道。没有办法，老公只能不
断地打电话，询问校长踪迹。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秘书终

于告诉我们校长来校日期并
为我们预订了一个见面时
间。到了约定的时间，我赶到
学院，见到校长。他挺客气地

接待了我，听我说完情况后，
对我说：“你先生不能来上
课，你可以来啊。”我一愣，然
后说：“校长，你的学院可能
很好，可我真的没有兴趣读
MBA，希望能退回我们的学
费。”他见我态度坚决，只好

说：“好吧，我们可以退学费，
但需收五十块手续费。”我
想：五十就五十吧。五十块让
我们明白任何投机取巧的想
法是要付出额外代价的。

之后，老公辞去饼厂工
作，专心在家复习。几个月

后考了GRE，成绩不错。把
成绩单寄给渥太华大学，不
久就收到录取通知。只是信
中表明第一学期无奖学金，
但我们已非常开心，毕竟我
们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轨道。
就在我们托朋友在渥太华

找好房子，老公准备动身去

渥太华大学的几天前，一件
非常戏剧性的事发生了。

那天晚上，老公突然说
好久没有查邮件了，要走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信件。那晚
老公鬼使神差地查起 E-
mail，一看惊一跳，当天温
莎大学一教授发了一封邮
件，信中一开始便说，他愿

意收老公为研究生，并提供
一笔数量可观的奖学金，正
式通知将随后寄到。我们简
直被突来的喜讯搞得不知
如何是好，又去咨询在加生
活多年的朋友，结论是上温
莎大学。他们的观点是：虽

然温莎大学的名气没有渥
太华大学大，但它紧靠美国
边境，毕业后，就业市场较
大，可选择美加两边。

老公到温莎上学不久便
开始为我选择联系学校，在
仔细分析比较之后，我决定

报考 St.ClairCollege计算
机专业。整个申请过程出人
意料的顺利。本来准备好的
入学考试也被校方免了。至
此，我们俩人的留学梦想在
到加拿大一年内都成为了
现实。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我庆幸在那一年里我们
结交了很多好朋友并得到
他们无私的帮助。我更庆幸
我们能在艰苦的日子里彼
此相依。是朋友的帮助，是
彼此的关爱使我们终于梦
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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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 15国大使在一

个小房间里召开闭门会议，
讨论这4位非洲候选人。

大使们进行了无记名模
拟投票，他们可以写下鼓励
或不鼓励哪位候选人。第一
轮，安南获得了 12张鼓励
票，2张不鼓励票。埃西获得

了11张鼓励票，4张不鼓励
票。其他两人远远落后。

在更为复杂的第二轮模
拟投票中，拥有否决权的 5
个常任理事国用红纸投票，
其他 10个成员用白纸投
票。这一轮的结果是，安南

获得 10张赞成票，但他有
一张红纸的反对票。埃西有
7张赞成票，但有两张红纸
的反对票。其他两名候选人
也各有两张红纸的反对票。
显然，法国否决了安南，而
美英否决了除安南之外的

其他所有人。
连续三天，模拟投票就

这样继续着。法国否决了安
南，不是因为他来自英属非
洲，何况他法语讲得非常流
利，足以满足法国的要求，
而是因为法国对美国高压

阻拦布特罗斯 -加利非常
恼怒，为了表示抗议，它想
阻止美国选择自己的继任
人选。

第三天是具有决定意义
的一天。法国政府劝说俄罗
斯外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

夫指示俄驻联合国大使谢
尔盖·拉夫罗夫在下次投票

时弃权。这将会阻止安南的
势头。

当美国人听说俄罗斯将
弃权时，他们让美国驻莫斯
科大使找到俄罗斯总统叶
利钦，劝他驳回外交部长的
指示。大使找到了叶利钦，

这位总统同意了这项请求。
普里马科夫的命令被驳回，
威胁消失了。法国现在完全
孤立了。在第七次投票时，曾

经希望恢复布特罗斯-加利
候选人资格的埃及甚至也投
票支持了安南。安南现在拥
有14张鼓励票，红纸上有1
张法国的不鼓励票。“又是
14比1，”一位助手对布特
罗斯 -加利说，“但这个 1

的含义不一样了。”
法国不顾其他 14国大

使的选择，使用了否决权。
但法国也不想被非洲人指
责。此外，法国外交官与科
菲·安南没有私人争执，他
们与这位主管维和行动的

副秘书长合作得很好。法国
告诉美国，他们将转而支持
安南，但有一个条件：安南
承诺提名一位法国公民接
替他担任维和行动主管。

12月13日，埃西和其
他两位法属非洲候选人撤

回了候选人资格。印度尼西
亚和博茨瓦纳大使接着提
议安理会用鼓掌方式正式
选举安南为联合国秘书长。

大家都在等待法国大使阿
兰·德雅梅的反应。他没让

大家失望，表示同意。“科
菲·安南是一个绝佳的选
择，”德雅梅后来告诉记者，
“……他是非洲人，会讲法
语，并且能充分认识到法国
在非洲和联合国的地位。”
几个小时后的晚上 6点，安

理会一致通过决议，推举科
菲·安南为第七任联合国秘
书长。

安南的当选让联合国的
新闻记者感到高兴。在安南
当选的当天，《新闻日报》
驻联合国的记者弗里德曼

乘电梯来到他的办公室，与
这位新当选秘书长聊了半
个小时。“这家伙征服了我。
我想许多媒体都有同感。”

娜内听说安南当选秘书
长的时候，正在第十大街上
的一家饭店吃午饭。她知

道，很快就会有保镖每天陪
自己散步，于是她决定从西
城的这个饭店徒步走到位
于东城的联合国，穿越整个
曼哈顿。一名妇女见她提着
联合国的袋子，便问她是不
是一年前参加了在北京召

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
娜内回答说没有。过了一会
儿，她感觉到一种冲动，想
做一些更具戏剧性的事情。
为了解释这个联合国袋子，
也许她应该大声嚷道：“我
丈夫刚被选为联合国秘书

长。”但她没那么做。


